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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小院为什么行？

科技小院是我们 2009 年在河北曲周开始
尝试的，最初的想法是下去看看我们的研究有
没有用。

2008年，我的团队每年能发100多篇英文
论文，也就是平均一个人一年有5篇论文发表，
这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大。但也是这一
年，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父老乡亲谁读英
文？我们发了这么多文章，只是给国家争了点
儿光，但老百姓没用上。我提出，能不能下去，
看看怎么把我们的研究用起来。

结果没人愿意去。有人和我说，张老师，
我这好不容易才从农村进了北京，这不是又把
我“发配”到农村了吗？当时，城镇化速度很
快，都在往城里走，我们相当于要逆流而行。
后来，我师兄李晓林说，他愿意下去。他是研
究微生物的，完全搞的是微观研究，本来应该
是做实验室研究的，而且做得也很好，既是全
国优秀教师，又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结果他说他愿意下去。李晓林是我们的大师
兄，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愿意下了。

但是一下去，我们发现跟老百姓的时间凑
不上。当时，我们住在实验站里，等吃完早饭8点

“上班”时，地里看不见老百姓。我们问他们怎么
不下地，老百姓说太阳没出来时才下地，太阳一
高就回家了。我们一商量，说干脆住到村里去。

李晓林老师酒精过敏，平时一口酒都不
喝。到了村里，书记逗他，说只要把两杯白酒喝
了，就把一个院子免费给我们住，结果李老师真
的给喝完了。我们就这么住了进去了，这一住
发现效果特别好。因为你在老百姓中间了，完
全是零距离。老百姓有什么事随时都找你，早
上在地里看着叶子被虫子咬了，他就摘一片叶
子回来，把我们从被窝里叫起来，问这是怎么回
事。晚上没事，他们也跑到院子里聊天。我们
那个小院后来成了村里面的活动中心。老百姓
说，你们搞科技，把科技带到农家了，就叫科技
小院行不行。我说太好了，这太接地气了。我
们几个人就一起给科技小院下了个定义，是在
农村生产一线的，集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人才
培养于一体的创新平台。

中国90%多的农民都是小农户，我们要了
解小农户是怎么种地的，要怎么帮他，所以第一
个科技小院建在了曲周。曲周当地都是小农
户、小地块，没有规模化的经营。后来，我们把
科技小院带到了吉林梨树县，这里就有专职种
地的专业农民了，每家地都不小。后来，又到了
黑龙江建三江的国营农场，这里规模更大，去地
里用腿根本走不了，都得开着拖拉机，机械化程
度很高。

这些都是我们第一批 1.0 版本的科技小
院。我们基本就把粮食生产问题都覆盖解决
了。14年后回过头看这个事，发现农业规模化
经营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么快，梨树的合作社
到现在仍然是有大有小，建三江的国营农场至
今全国也没有几个能模仿建成。

但经过14年的研究，对比这三个地方的种
植情况，我们发现，国营农场的产量水平要比一
般的小农户高30%，合作社的要低于国营农场，
但又比小农户高 20%左右。分析这里面的差
异，关键在于技术的到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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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和中国农业大学
200多名师生过着一种与大部分高校师生不一样的生活。他们
离开北京、离开校园，长久地居住在云南、河北、内蒙古等地的村
庄里。去年，在云南大理古生村，张福锁的驻村时间超过了280
天。

作为一名从陕西农村长大的科学家，40多年来，张福锁看到
农业领域科研与生产需求脱节、科技人员与农民脱节、人才培养与
社会需求脱节这三个突出问题。他说：“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大

学就成了象牙塔，科技、人才也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009年，张福锁和团队在河北省曲周县建立起了第一个科技小

院，探索一种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新模式，
推动教书与育人、田间与课堂、理论与实践、科研与推广、创新与服务
更紧密地结合。

走在第15个年头，这一点星火已经燎原。
如今，全国已建立1048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涉及222种农产品，覆盖国民经济农业行业中农林牧渔业的

59个产业体系，占比83.1%。2020年以来，科技小院模式7次写
入中办、国办与科技部、农业农村部等重要文件。2022年教育部
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建设一批科技小院的通知》，支持全
国31个省份的68个培养单位建设780个科技小院。同时，科技
小院模式也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推介，已推广到老挝和非洲8国。

科技小院缘何诞生、如何发展，又带来了怎样的改变？今年3
月，在云南大理，中国教育报记者对张福锁院士进行了采访。

以下，是张福锁院士的口述。

刚到曲周，我们做了个调查，当地9万多个小
农户，10项小麦、玉米的生产关键技术到位率只有
18%。这背后有缺少机械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农
民不了解，知晓率低。也就是有好的技术，但是农
民不知道，也用不上。

在14年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对小农户来说，
最关键的是技术到位率，对农场企业而言，最关键
的是技术的创新。

因此，对科技小院而言，培训工作就很重要，
知识的传播、实践的示范就很重要。在曲周，科技
小院花了4年的时间，把9万多个农户的技术到位
率提高到了50%。尽管这个数字还不是很高，但这
9万多个农户在曲周都已经是高产户了，如果技术
到位率提高到80%，他们就都是中国最好的农民。

有一年，我们在河北的一个县里做实验推
广。我们把“先玉 335”这个玉米品种引了进
去，带着技术和当地农民一起干。当时这个县的
县长是其他单位调来的，对农业不了解，也没有
热情。我和他聊这个实验推广很重要，他就和我
谈招商引资，把话题带远，不接我的茬儿。我们
一直没有说服他。

结果玉米快成熟时，他不知怎么地跑到乡镇
去了，在地头，老百姓把他拉住了，掰下玉米棒子
和他讲：“我自己的玉米棒子芯很粗、种子短，人家
科技小院玉米棒子的芯很细、种子长，产量肯定
高。”县长很感动，当场就给我打了电话。第二天，
就开了全县的现场会，把农民讲的这个棒子芯粗
细的故事又讲了一遍。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产量
怎么样，但会上就要求每个乡镇要搞一个百亩的
示范方，在全县推广。4年后，这个县全县的产量
提高了30%，农民因为小麦玉米增收能多赚3亿多
元。这个县后来成了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事实上，农技推广我们搞了那么多年，为什么
搞不好？关键还是能否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
动。科技小院就是这么做的。前几年，我跟北京
大学黄季焜教授做过一个研究，如果给老百姓讲
两个小时，老百姓只能接受10%的知识，过上一年
就忘干净了。如果既给老百姓讲课，还跟着去地
里操作，老百姓可以接受百分之四五十的知识。
如果跟着老百姓干一个季节，老百姓就全学会了，
并且5年以后再去回访，这些老百姓还能与时俱进
地把新技术和原来学的技术结合起来，创新性地
用在生产体系里面。我们这个文章也发表了，都
是定量化的数据。

后来，我们从粮食作物转到经济作物，小院进
入服务产业的2.0版本。因为收益高，老百姓、企业
的热情很高，很愿意跟着我们学技术。现在科技小
院覆盖了59个产业体系，222种农产品品类，你想吃
什么我们都有，而且品质都是最好的。从2021年开
始，我们在大理的古生村科技小院做的是乡村振兴
3.0版。在这儿，我们希望小院不仅带来单方面的技
术，还要带动全区域、更多主体参与进来，带来整个
区域的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全面改变。

我经常说，科技小院的核心是“扎下去”。你
不下去，一切都等于“0”，下去了以后人就变了，事
就能做成。原来你觉得学校学的、做的那些东西
没多大用处，但下去以后发现啥都有用，能给农民
解决很多问题，农民也很尊重你。我们经常说，师
生下去后，农民接受不接受你的第一件事，就是下
去多长时间，老百姓能请你吃饭，这也是我们衡量
小院学生的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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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把学生放到农村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
“烂地方”，怎么在这生活，会想要逃跑，但是他又不能
逃。所以斗争之后，学生开始学着克服困难，干很多
在家里和学校不会干的事，比如洗衣服、做饭、打扫卫
生，还要学着和农民打交道，让农民信任、喜欢，不然
你这工作没法干。慢慢地，学生学会了表达，学会了
跟人打交道，尤其是训练了自己的吃苦能力和精神。

科技小院的研究生驻扎农村两个月左右，就会
发生明显变化，眼睛开始发光了，说话也充满自信。
我跟李晓林老师说，这太神奇了，没想到在这么困难
的地方，反而教好学生了。从那儿我们总结出，不能
给学生太好的条件，一定要让他吃苦，一定要让他了
解真实的世界。

农民是高看大学生一眼的，村里面的人一看你
是大学生，什么问题都来找你，家里电器坏了也叫你
修。我们小院的学生有个规矩，不能和农民说“我不
会”，真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要回复“我给你想办法”，
再回来上网查资料或者找老师，最后要拿出一招
来。至于这一招管用不管用，那问题都不大，只要你
跟农民的互动每次都有反馈，农民就会觉得你真能
干、真贴心，至于你解决多少问题，他可能倒不在
乎。所以，我们的学生经常受到老乡的鼓励。14年
来，还没有出现过来了小院但没转变的学生，最多就
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在科技小院，学生也是天天要向老百姓学习
的。在科技小院，学生刚下来首先要花20多天做全
村调研，家里种什么，多少投入，怎么种的，产量多
少，收益多少。这些调研问题能帮你了解农民的技
术、家里的情况，更重要的是，等你一户一户地调研
后，就能掌握这个村的“能人”是谁，就知道村里谁有
威信，谁种地种得好，谁是村里的“村霸”。

有些地方种芒果，但我们很多学生都没见过、没
吃过，这怎么指导农民？我们的招也很简单，就让学
生跟着20个能干的农民去看、去问，把他们的方法
记下来，再一平均，就成了学生自己的做法。然后，
学生再对这些做法提几个“为什么”，再加点儿自己
学过的知识。最后，这个优化过的方案肯定比这20
个“能人”的平均水平更高一步。到第二阶段，学生
就可以跟农民“打擂台”了，看谁种得好。第一季赢
不了，第二季学生肯定干得比农民好。这就给学生
很大的自信了，只一两年就成厉害的把式汉了。

然后，我们要求学生做农民培训，这是小院学生
最好的成长方式。我们的学生第一次给村民培训，
100 页幻灯片只讲了 20 分钟。最后下来问他讲的
啥，学生说不知道，腿都在发抖。这是很正常的。等
讲上几次，学生就能把20张幻灯片讲上两个小时，
差不多一年多就能完成这个转变。

小院给了我们老师一个思考，那就是大学教育
的失败在于，我们把什么都给学生弄得很好，连答案
都想直接告诉他，结果把锻炼的机会全给弄没了，学
生反倒成长不起来。把苗子扔到角落上没怎么照料，
结果最后长成参天大树了，反而是天天浇水会把苗子
淹死，这就是教育的规律。

有一年香港浸会大学成立了农学专业，招了15
个人。他们邀请我做人才培养的经验分享，我就讲
了小院的故事。当时，一个老教授就举手了，说：“张
教授，我带了一辈子学生，我怎么感觉你的硕士生比
我的博士生还厉害。”

后来我想，不是我的硕士生比你的博士生厉害，
是我的科技小院这个平台比你的实验室厉害，因为
在村里，学生既可以向农民学习，也可以向企业的技
术人员学习，还能向老师学习，很快就会是个“万金
油”。学生在这里掌握的都是实战经验，是综合知
识，不那么单一，能解决问题。

我经常说，在学生悟之前，你给他教的东西都是没
用的，灌不进去的。悟了以后，再锻炼的能力是他自己
想锻炼的能力，也才是真能力、真本事。小院的学生半
年到一年就能悟，这是我们小院最有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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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也改变了我们做科研创新的模式。我
们学会了在生产一线、在产业需求里面来做有用
的研究。小院做的工作已经在《自然》上发表了
几篇文章了，这太不容易了，如果只在实验室是
不一定能做出来的。前面我提过，在曲周，我们
带着老百姓做了四五年的技术培训，把技术到位
率很大提高了，我们把这个实践写成文章发在了

《自然》上，被作为全球样板和典型，供大家学习。
现在，我们又要在洱海做一个绿色发展的典

型。从全球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还
要大幅度地发展，但是资源不能再被浪费，环境
不能再被污染。中国正处在绿色转型的关键时
期，如果我们能在农业产量进一步提升的同时，
减少了投入、污染，那我们就是全世界绿色发展
里最好的样板。中国经验对非洲、东南亚甚至发
达国家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所以我们的科技创新一定要进入产业，要进
入主战场，你在那儿会有用不完的劲儿、会不断地
去创新，不像你在实验室里做了半天，自己也不知
道有没有突破，然后越做越没信心。在主战场上，
生产实践会天天给你提各种问题，并且对于你的
任何尝试和突破，它都会激励你、鼓励你。

我们中国在农业增产技术创新这一方面，做
得很好，但现在需要把这些创新真正地带到产业
里面去，形成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全产业链地推
进我们国家农业的发展、推动农民生产主体能力
的提升，最终真正地让我们的生产能力成为看家
本事，而不是在单方面做得很好或者文章发得很
好，结果我们的产业还落后于人家，或者有些关键
地方还受制于人，这就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

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科技小院给我的启示。
我很想通过小院改变我们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方
式，这是我一个大的理想。

但是，如何评价科技小院的学生和教师是个
大问题。开始时，小院学生的开题答辩，老师们给
学生的评价都不高，很多人认为没学术价值、没创
新性。后来，我们向学校反映，建立起了小院学生
自己的评价体系。分开之后，小院学生的表现就
非常突出了。现在，学校奖学金、优秀学生评审
中，我们小院学生获奖的比例非常高，因为学生既
有文章，又有实际工作，还有那么多感人的故事。
现在，对学生的评价已经不是问题了。

到了今天，我们还没有解决老师的评价问
题。我们也常开玩笑，小院适合50岁以上的老师
来做。但其实，小院也有很多的年轻教师，因为
现在要“把文章写在大地上”。

过去，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太低，追求文
章数量是没办法。但不好的是，这养成了一批人
想尽办法追求数量，把一篇文章拆成几篇文章
发，结果“废了自己的武功”，这对他们自己和国
家都是个悲哀。这个车要刹住。现在虽然在改，
但是真正让大家知道去做有用的研究、做解决问
题的研究、做瞄准产业创新的研究，我觉得还需
要时间。我们要加大改革，否则的话，科技发展
非常快，但是科技跟产业、农业科研跟农业生产
实际、农业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真正的人才需求
都存在脱节，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急需要改革，所以我这几年搞绿
色发展，想做多学科交叉、多跟产业结合，解决我
们学生知识单一、不能适应社会的问题。我很想
改革我们的科研模式，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学校里
面读文献、做实验、发文章。但在荷兰瓦格宁根
大学，除非科研人员认为自己能获诺贝尔奖，学
校才会支持他做理论研究。他们认为，到产业、
到生产里面，到有需求的地方去解决一个小问
题，这样更有用。

14年来，我觉得科技小院已经探索出了一条科
研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养的新路子。如果再谈
更大的理想会很难，会涉及很多体系性的东西，需
要很长的时间，但现在我们在小院还有很多可以做
的事儿。 （本报记者 梁丹 采访整理）

14年，1048个科技小院遍布全国
31个省份，覆盖83.1%的农业行业产
业体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
大学教授张福锁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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